
「對我來說『終身』一詞給人的感覺是巨大沈重的，令人不得不反思自

己走過的道路。」二○○六年九月五日，當獲得「福布斯終身成就獎」

的李嘉誠說到這句話時，我想起了他拍攝於一九四四年的照片，他面容

清秀卻神色憂鬱。過度勞累、長期缺乏睡眠和營養、精神孤單的多重打

擊，使他徹底消瘦下來，身高一百七十厘米的他，只有四十六公斤。

反思走過的道路
那年他十六歲，經歷著一生中最黯淡的時光，他要獨自面對父親去世的

窘境，靠辛苦工作給遠在潮州的母親和弟妹寄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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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在商業世界的崛起，是亞洲經濟奇蹟
的縮影。如今，通過李嘉誠基金會，
他要向世人表明，財富的力量應該用來
推動社會進步，自由選擇與個人尊嚴
才是構成美好社會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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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汕頭大學的成功，
李嘉誠先生說自己「內心的
激動不是語言能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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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香港最艱難的時刻，日本人的佔領使糧食、食水、

燃料、電力等一切的生活必需品都出現短缺。李嘉誠每三個

月理一次髮，找到路邊收費最便宜的理髮師，把頭髮剃光，

等頭髮長至耳際時再修剪。他的棉被薄得不能再薄，冬天的

夜晚，他經常被凍醒。床是懸在半空的吊床，每晚他先要深

深吸一口氣，雙手從床架底下的缺口通過引體向上的動作鑽

到床上，如果臂力不足，就上不了床。

但比起籠罩在他頭上的死亡陰影，這一切又算不了什��。

在父親因肺結核離去前，他發現自己也出現了同樣的症狀

──上午時身體潮熱，睡夢中則大汗不止，咳出的痰中帶著

血，而這個病症最終奪去了父親的性命。

沒有錢去看病，他用自然方法對付肺病，清晨時到山頂

呼吸新鮮空氣，替廚師寫家書來交換有營養的魚汁與魚雜

湯⋯⋯這是他人生第一場主要的戰鬥。多年之

後，他仍不清楚自己為何有如此堅定的信念

──我不會死去！

終身的成就
如何將那個貧病交煎、孤獨的十六歲少年和今

天站在演講台上，這位七十八歲的亞洲最富有

的人聯繫在一起，一直深深困擾著我。九月五

日的下午，我看著李嘉誠走入會場時引起的轟

動，大廳��，四百名來自全球各地的首席執行

官們翹首以待；在人群中，他總像是一個超級

明星；在年輕人的包圍中，在商務會議中，在

公司新聞發佈會上，在中國人民大會堂的會議

上，人們湧上來和他握手、拍照、索取簽名。

有一次他要在香港碼頭乘船，卻正碰到一對在

拍婚紗照的新婚夫婦，新娘甩掉新郎跑過來跟

他合照留念。

 「環顧亞洲，甚至全球，只有少數企業家能

夠從艱苦的童年，克服種種挑戰而成功建立一個業務多元

化及遍佈全球五十四個國家的龐大商業王國，涉及的產業

從地產、通訊、能源、基建、電力、港口到零售。」福布

斯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斯蒂夫．福布斯稱李嘉誠不僅是

「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企業家」，而且「在任何時代，都是

最偉大的企業家。」

多少令人意外的是，以馬康．福布斯命名的、首

次頒發的「終身成就獎」最終頒給了李嘉誠。李氏

在美國沒有重大的投資，他對巴拿馬運河港口的

純粹的商業興趣，曾激發起美國國會保守人士的

憂慮。這一評選令人想起《泰晤士報》與安永會計

師事務所在一九九九年底的「千禧年企業家」的評

選。在由約翰．洛克菲勒、亨利．福特和比爾．蓋

茨、盛田昭夫構成的世界史最富成就的商業英雄

名單中，李嘉誠最終脫穎而出。在整個世界商業史

上，能夠像他這般涉獵如此廣泛行業的人不多，而

且在每一個行業都做到提升最大的價值。在這個意

義上，也很少有人比他更好的展示和體現了馬康．

福布斯的「自由企業的理念」。身處世界上最自由

經濟體系的香港，沒有政府強大的支援，

也沒有一個龐大的本地市場，但李嘉誠卻

能夠將觸角伸向了世界每一個地方。

「我的第三個兒子」
但比起這些，李嘉誠更樂意談論的是「李嘉誠基金會」的

工作。汕頭大學則是他另一個主題。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汕

頭大學的興建過程蘊含了多少李嘉誠個人的期望、熱情、

感傷與無奈。

李先生在新加坡接受
斯蒂夫��福布斯頒發
「馬康福布斯終身成就獎」。

相信基金會的仝人及我的家人
定會把我的理念，通過知識教育改變命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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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是一個機構，更是一種新理念的培育，如果要把它嵌

入一個已和外界隔絕三十年的社會，難免會招致冷漠、不信

任及面對積存多年的社會痼疾⋯⋯就連李嘉誠自己也會承認

這的確是「孤獨的激情」。

但到了二○○六年，在這片昔日農田上已經頒發了四十二

個博士學位、一千零八十一個碩士學位及二萬六千一百二十

九個學士學位，七十八歲的李嘉誠說自己「內心的激動不是

語言能表達的」。

在一個不眠的夜晚，李嘉誠為基金會的未來憂慮，最終豁

然開朗，他悟出了基金會是他「第三個兒子」，基金會同樣

也是他生命的延續，透過制度保障與良好的管理，它將可以

穩定而持續運轉。

在當日的演講中，他正是以《我的第三個兒子》為題。李

嘉誠解說：「他早已擁有我不少的資產，我全心全意地愛護

他，我相信基金會的仝人及我的家人定會把我的理念，通過

知識教育改變命運或是以正確及高效率的方法，幫助身處深

淵，痛苦無助的人，把我的心願延續下去。」

面對台下四百名一心想知道他的商業成就的要訣的首席執

行官，李嘉誠說的卻是：「同濟心不是富裕人士專有的，亦

並非單單屬於某一階層、國家或宗教的；通過決心及自由發

或是以正確及高效率的方法，幫助正在身處深淵，
                              痛苦無助的人，把我的心願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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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它可創出自己的新世界，一個能體現集體力量、具感染

性的大同社會，因為這工作是永恆的，而其影響力也是無窮

無盡的。」

在長江與和黃的二○○六年中期報告的新聞發佈會上，他

宣佈將不少於三分一的財產捐給基金會。李嘉誠基金會自一

九八○年成立以來，在廿六年間，累積的捐款已超過八十億

港元。二○○五年一月，他把出售了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的

股份所獲得的十億美元本利，全部投入基金會；又於同年五

月捐出了十億港元資助香港

大學。

財富的意義
他曾接受《亞洲周刊》訪問

時說：「中國傳統上視慈濟

心為個人德行，但這不足以

平衡物慾世界中對貧病的冷

漠。我們要有新思維去改變

我們民族的命運。這是我想

去鼓吹、去做的。」在此次獲獎後的演講中，他說：「在華

人傳統觀念中，傳宗接代是一種責任，我呼籲亞洲有能力的

人士，儘管我們的政府對支援和鼓勵捐獻文化並未成熟，只

要在我們心中，能視幫助建立社會的責任有如延續同樣重

要，選擇捐助資產如同分配給兒女一樣，那我們今天的領

悟，將會為明天帶來很多新的希望。」

在過去的幾年中，李嘉誠一直在期待他的言行能夠激起更

廣泛的回應。慈善事業要從個人道德的完善，轉變成對社

會進步的力量。他血液裡流淌著的不同因素──佛家的慈悲

心、儒家的兼濟天下的熱忱、西方的管理模式、數百億的資

本，這些不同的力量最終共同注入基金會。

「今天商業社會的進步不僅要靠個人勇氣，勤奮和堅持，

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誠實、慷慨，從而創造出一個

更公平、更公正的社會。」二○○四年六月，在《奉獻的

藝術》的演講中，李嘉誠談到了商人在現代社會的作用。

他將范蠡和本傑明．佛蘭克林放在一起。作為中國春秋時期

最重要的戰略家與商人，范蠡不斷的改變自己以遷就社會；

但是佛蘭克林卻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獻精神建立未來的

社會。范蠡通過不斷自我退隱，或許完成了對自身意義的追

求；但佛蘭克林卻推動人們更有遠見、能力、動力，在參與

締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中，他也獲取了自身的意義。

在這種比較中，反映李嘉誠不認同中國傳統的社會階級類

別次序──士農工商──商人被置於社會秩序的底層，得不

到與其實際價值相配的地位。但是，他確信，在現代世界

��，商人對於社會的價值已得到廣泛的承認。

追尋真正的自我
李嘉誠經常感慨他早年輟學，對於未能接受正規的教育而惋

惜。但可能正因為沒有接受了正規教育，使他免了受一代代

中國人思想的束縛。

他目睹父親李雲經從潮州受人尊敬的小學校長，變成身處

香港做一名小職員時感到的窘迫。父親的鬱鬱不得志，讓李

嘉誠覺得金錢似乎比知識與教養更能代表尊嚴；緊接著，因

為沒有足夠的金錢，父親得不到更好的治療而離世，金錢則

與生命本身聯繫到了一起。金錢是維繫家庭的因素，也是承

諾，他曾對臨終前的父親說，他一定會讓全家過得更好。金

錢意味對母親與弟妹的責任，是衡量個人價值的標準，也是

獲取自由和獨立的手段。他少年生活在一個受限的時刻，缺

乏金錢阻礙了他做出更多的選擇⋯⋯對於早年的李嘉誠，金

錢似乎就是某種信仰的替代物。

但是，金錢真的實現所有的目標嗎？李嘉誠記得一九五八

年所遭遇的困惑。那時，他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百萬富

翁，並剛遷進一所二千多平方呎的大屋。在搬到新居的第一

個晚上，李嘉誠怎��也睡不著，他意識到，一直以來憂心忡

忡的生活結束了，他永遠告別了貧窮。長江塑膠公司是香港

少數幾家生產大受歡迎的塑膠花

廠商之一。他挺過了最艱難的創

業期，不僅沒有負債，帳戶上的

盈餘多得連他自己都吃驚，他不

再需要依靠任何人。

李嘉誠第一次有機會暫時放緩腳

步。穿��由本地最著名裁縫縫製的

西裝，佩帶百達翡麗名表，腳踏柔

軟小鱷魚皮皮鞋，以車代步，周末

有時還會駕駛遊艇出海⋯⋯他精力充沛，覺得人人都喜歡他。

「財富能令一個人內心擁有安全感，但超過某個程度，安

全感的需要就不那麼強烈了。」李嘉誠後來回憶說，他發現

金錢帶來的快樂滿足感不能持續。

李嘉誠相信：「內心的富貴才是真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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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李嘉誠喜歡晚飯後獨自駕車到西半山的寶

珊道，周遭寂靜的環境讓一切的思緒與傷感都清晰

起來。這思考的習慣促成了他第一次個人意識的覺

醒，他需要知道，當財富不再是生活的目標時，新

的目標是什��呢？他的生活意義又是什��呢？

慈善捐獻為他的財富積累賦予了新的意義。自一

九四九年起，他就擬定了一份資助家鄉親朋戚友的

名單，每個月準時給他們寄出金錢與物資。但是，

對於此時的李嘉誠而言，慈善行為與其說是對一種

更深層生活的渴望，不如說是他善良天性的延伸。

「超人」的能力
十二至十六歲那一段時光是一種壓縮性的經驗，就

像他自己所說的：「我告別童年、投身社會，悲慘

的經歷催促我快速成長，短短的幾年內，我為自己

空白的人生確定了方向。」不幸的經歷培養了他獨

立進取的精神，他學習到如何克服逆境和從中吸取

力量，他把困境轉化為學習的機會，最後轉化為成

功的動力。現實還促使他掌握了一套獨特的自我管

理方式，一種驚人的自律能力和學習能力。

在十七至廿二歲這段期間，是他最初的商業教育。

在推銷員、工廠總經理這樣的職位上，他瞭解了市場

的特性，知道如何處理與商業夥伴的關係，也學會了

如何領導他人。而在最初的創業日子�，他則深刻體�

會到規避風險、技術創新及全局思維的重要性。

這些不同經驗的累積，配合他擁有一種罕見的學

習能力、洞察力、平衡能力和強大的現實感；再加上他對於

數字的天生敏感性和一些無法解釋的商業天才，他變成了日

後的「超人」。二○○○年五月一日，李嘉誠獨自在公司度

過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時，赫然發現，經歷半個世紀的營運，

公司竟然從未出現過虧損。

「內心的富貴才是真富貴」
李嘉誠的內心，就像是種種矛盾的混合體。有時，他會有一

種與其地位和年齡相稱的超然感，他談到了「內心的富貴才

是真富貴」，他喜歡陶淵明和蘇東坡的瀟灑詩句。

但有時，他又會為現實的世界而憂慮。他因看到地鐵上閱

讀不良書籍的香港少年而感到不悅，因看到眼前的受苦人而

流淚，他也會抱怨中國人應有更正確的價值觀，他有時也會

抱怨世風日下，人情冷漠。

這一切與他在商業世界中的表現如出一轍。人們會被他謙

謙的君子風範所打動，也常聽說他如何尊重和善待下屬，但

是只憑這一點，又難以理解他能如此有效地領導一個如此

龐大的商業組織。有時候，

他也會說自己是「仁慈的獅

子」，但不管多��仁慈，前

提還是一頭獅子。

多年來傳媒一直追問李嘉誠的退休計劃，他近來表示希望

二○○八年可以減輕有關集團的工作量──這並不是意味著

休息，而是要有更多時間考慮基金會的情況。每個月他都抽

出三天，以整天時間跟基金會同事與不同的慈善團體見面，

討論他們提出的捐款項目及建議。

他的一生，總是處於轉變過程中。他已成為華人世界最偉

大的商人。現在，他還將成為最偉大的慈善家嗎？他對於基

金會傾注的熱忱與想像力及他在金錢上的控制力與影響力，

將在更寬闊的領域內引發新的變革嗎？從而掀起人們重新思

考金錢的價值、生命的意義，與社會進步的方向。

不管結果如何，對於那個孤單行走在香港街頭的十六歲少

年，那個在夜晚的寶珊道上思考人生意義的廿八歲青年來說，

這種不停的探索和付出，不正是生命的真正意義所在嗎？

李嘉誠先生人生的三個階段：
獨自面對窘境的少年、年輕企
業家（對頁），以及商業帝國
的掌舵人。


